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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蘇軾〈念奴嬌﹒捧壁懷古〉

鍾樹梁

成都大舉中文系

著對何文臨先生〈鱉軾〈念奴嬌〉赤壁詞正搖> (以下簡稱〈何文}) ，很感興蠅。思為

〈何文〉所說很有，護理，好聽車我都覺得對，個也有點不闊的意見。(中略)

、羽扇綸巾， (fiiJ文〉所論甚是。不少研究者主「菊豆豆輪rtU乃專指周瓏，不涉譜

, 1J~有理據。但締思「一時多少哥華傑Jz語， tJ兼指瑜、亮及其絕人物較諧。〈仰文}

斯亨 i各說亦足以說騁。此詞以「千金風流人物j開啟，其意已不專屬一人，艾以「一時

多少豪鐸j結束上片，能接略憊，要通出所懷者漿。換頸鹿乃tJ公瑾與諸葛分承，拉

手Ff了文自然之理;一聽桶，一睹點，緒不呆滯。然?愛聽到臨己，感f匪萬攜。若擱下升

華手指騁瑜，反覺詞意單薄。

A 、下佇立、三兩句應以上的下五為竅，議國然對。但似乎不提盟此便謂東坡此

弱;三屆句也必然如此，態作「小喬初緣，了雄姿英發 J '我tJ為尚可商糟。 (1)東壞詢偶

有不合律或句子略有變異立處，箭人多巴道及。說待遇草草閻熬不合事實，但也挂不是

絕無變異。恤的繭韓〈念紋嬌> '管調、句讀，略有不!再之蟬，除了有些場方是樹於後

人弄錯罷外，他本人吟諒乏時偶有聽異t且有可能。能插氣巷'!f:七聽聽是上五下盟才顯

自然。 (2)川、喬訪嫁了j也雖不一定f有完事之意J '有時也表示語島發霉的延長，悔

，口語中常有Jl:仁轍。如說「天亮了Ji客來了Jí吹嵐了Ji下雨了J '不一竟至發

示「天亮Jí客來Jí吹風Ji下罰j的完箱，只是表明事黨的出現· i小喬據了j或亦如此。

多去一體[智j字。「小譯詩韌緣j扇可認為「諾攝纏綿J ·但多一個[了j字作語

，似t往無損於纏綿之情孽。 (3)ir J字在勾當作f了然j和「完全J解，間是。但更多是

作f完全J解，其f71]甚夥。近人王銀擠著〈詩祠曲詣揖佛釋〉幸 i陶淵明、李良的詩及辛樂

棋、朱淑踐祠為說，十分濤聲。但以解東接指JI:t旬f了雄學英發j總覺不甚盎然。用以

我以為: i了j字聽上，倒無損於1詩意之糟綿; r前詣路未合，亦為黨坡謂偶有之事。還

是軍主觀句是最好。未知當著?萬樹t且以[了j字廳上.ftj，乎不能算錯。他以至較壞ittt司為

〈念奴蠣〉的f艾一體J ·我看是't告當的。

至於「閻部j 興[孫與j 、「攝蟬j與 f笠虜j 、「如夢j與月2寄J的比較緯軒，皆甚精

當，尤爵定論，豆豆不贅醬。




